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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下 新 开 超 市 搞 促
销，生姜 12.98 元一斤，新
蒜 头 6.98 元 一 斤 ，香 葱
5.98 元一斤，而冬瓜只卖
五 毛 八 一 斤 ！老 伴 一 口
气 将 冬 瓜 搬 上 六 楼 的
家 。目 睹 硕 大 憨 厚 敦 实
的冬瓜，一身粉白如霜，
霜 底 青 皮 滴 翠 ，不 禁 心
生喜欢。

我 家 餐 桌 ，一 年 四
季 ，冬 瓜 不 断 。炎 炎 盛
夏，我更喜欢性凉解暑、
甘 淡 富 水 的 冬 瓜 汤 。清
早，挥刀切一段冬瓜，洗
净 去 皮 、瓤 及 籽 ，切 片 。
无 烟 锅 烧 热 ，倒 入 适 量
的小榨豆油，生姜、虾皮
炝 锅 后 放 冬 瓜 翻 炒 几
下，加一锅水烧开煮熟，
撒上葱段，盛盆凉透，一
半 置 冰 箱 冷 藏 ，晚 间 食
用。一只蓝花汤盆里，莹
润 透 明 的 青 白 冬 瓜 片 ，
若 隐 若 现 的 虾 皮 ，碧 碧
绿绿的葱花，香味扑鼻，
十分养眼。

母亲擅长做蚕豆米子
冬瓜汤。新打下的蚕豆碧
绿 透 亮 ， 夹 带 “ 黑 胎
衣 ”。 抓 一 把 豆 ， 用 水
泡，一宿之后，剥成一粒
粒嫩黄似松花的豆瓣儿。
大铁锅烧烫，加半汤匙小
榨豆油，与冬瓜一起下锅
翻炒几下，添水烧开，焖
一焖，酥烂。冬瓜汤盛在
紫色的搪瓷盆里，用草屋
后藕塘里的凉水冷藏着。
夏日炎炎，蓝天白云下，草
帘小屋里的黑木桌上，一
盘辣椒毛豆炒冬瓜皮，一
大钵子豆酱炒螺丝，一海
碗蚕豆米子冬瓜汤，便是
上好美餐。开了花的豆瓣
儿，点缀在洁白的冬瓜片
中，漂浮着青碧葱段，煞
是好看。冬瓜清淡鲜美，
豆瓣糯软可口，香葱似有
若无。一家人欢天喜地，

大饱口福。
海带冬瓜汤也是夏天

之素补。我们家做的最多
的是冬瓜木耳排骨汤，一
年四季都吃。木耳提前泡
发，撕成小朵；冬瓜去皮
瓤，切片；排骨洗净，热
水焯，去血沫。砂锅添适
量清水，放入葱段，倒入
排骨，加少许食用油，大
火炖至沸腾，微火慢炖一
小时，待排骨熟烂，倒入
冬瓜、木耳，继续炖至冬
瓜变成透明色后放盐，出
锅前撒下葱花、调料。冬
瓜软烂，木耳清香，排骨
肉质细嫩，汤清香可口，
一点不油腻。

冬 瓜 ，外 青 翠 ，内 白
嫩，形状有圆如足球的，
有 扁 如 木 墩 的 ，有 长 如
枕头的，大小不一，但都
长 得 稳 重 朴 实 。与 其 它
瓜 菜 相 比 ，冬 瓜 天 然 绿
色，无农药污染，烧菜做
汤 ，滋 味 清 淡 ，营 养 丰
富 。《神 农 本 草 经》中 记
载，冬瓜有“水芝”之称。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说冬瓜乃全身是宝，肉、
皮 、子 、藤 、叶 、瓢 都 可
入药，主治小腹水胀，利
小 便 、止 渴 、消 热 毒 等
等 。而 现 代 营 养 师 的 说
法就更科学了：“冬瓜中
还 含 有 丙 醇 二 酸 ，有 瘦
身减肥和美容的功效。”
所以，冬瓜不仅解暑，还
减肥。

十年前，微博上亦曾
流传过盛夏避暑秘笈：将
一只碧绿滴翠的冬瓜洗净
擦干搁置床上，热得睡不
着觉的时候就摸一下冬
瓜，或者干脆抱着冬瓜入
睡 ， 一 小 时 可 降 3℃ 体
温！难怪冬瓜又名枕瓜。
枕一只憨实清凉的冬瓜入
睡，梦中的滋味一定格外
清凉吧。

夏日美味
戚思翠

退 休 后 ， 我 基 本 和 单 位 断 绝 了 来
往，也很少和昔日的同事朋友联系。我
们工作的时候，虽然像青海湖的鳇鱼
产卵一样聚集在一起，但产卵过后则
是各奔东西，有的随儿女出国了，有
的 常 年 在 外 做 “ 说 来 就 来 ， 说 走 就
走”的旅游，在朋友圈拼命而卖弄地
晒 各 地 的 风 景 ， 还 有 的 去 给 儿女带孩
子，继续承担“抚育”下一代的任务，
偶尔接到一个电话，都会事先让我一哆
嗦，因为这个电话大多数都不会有好消
息，要么是某某生病，查出了癌症，要
么是某某某“走了”。

我 上 班 的 时 候 就 没 有 什 么 不 良 嗜
好，八小时之外一般只干两件事，一是
看书写作，二是侍弄庭院里的花草。这
两样嗜好，都给我带来了很大收获。写
作，让我成了一个在这座小城小有名气
的作家，出了书，文章经常见诸当地的
报纸和刊物；养花，让我这小小庭院总
是生机勃勃，花红叶绿。美中不足的
是，庭院外面是一块空地，因为是楼与
楼之间的空地，不会有人打理，也无法
打理，所以，除了一些小区里的老太太
们随手扔下的垃圾，剩下的就是疯长的
荒草。平常不要紧，只是到了夏天，垃
圾的腐臭味就会飘进来，但因为垃圾定
时有小区的清洁工清理，腐臭味也只是
暂时的，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最难捱的
是蚊虫的骚扰。杂草丛中的蚊虫黑黑
的，个头不大，头部有两个小白点，嘴
巴尖尖，好像长了刺，一盯上人的皮
肤，就立即有股刺疼，刺疼不要紧，关
键是刺疼后的瘙痒，简直就是一种折
磨。我爱我这个陋居，爱这小小庭院，
但却害怕炎热而漫长的夏天。

端午前后，有一个从前的同事来串
门，顺便给我带几条他钓的鱼，为表示
感谢，我请他在庭院的矮桌前喝外甥寄
来的铁观音，可是，没一会，同事就受
不了，像孙悟空一样抓耳挠腮，身上凡
是裸露的地方都起了红点，我知道这是
院外空地杂草里的蚊虫惹的祸。同事一
边往身上涂抹着我递给他的风油精，一
边对我说，为什么不把杂草除了？我
说，小区物业也来除过，但几天就疯长
起来了。同事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
就是在墙根边种上瓜蔓，等瓜蔓长成
了，就爬满了栏杆，也把杂草遮盖了，
到时，既能欣赏到风景，又能避蚊虫叮
咬，一举两得。这句话倒让我茅塞顿

开。于是，我决定
依计而行，骑上电
瓶车，到郊区的菜
农和花农那儿，弄
来了几棵瓜蔓的幼
苗，栽在墙根处，
像侍弄我的花草一
样侍弄它们。

还真是种什么
因，结什么果。一
分 耕 耘 ， 一 份 收
获，到了盛夏，这
些瓜蔓不仅爬满了
庭院的栏杆，还延
伸到庭院外的空地
上，把过去的荒草
全覆盖了，加上我

像预防花草虫害一样，给它们定期喷些
营养剂和除虫剂，瓜蔓的叶子长得郁郁
葱葱，蚊虫也没有了。不仅大白天，就
是夜晚，我都能在庭院里纳凉品茗看书
写作，倒也悠闲自在，自得其乐。

自从这些瓜蔓长成后，我家庭院前
立即变得热闹起来。幼儿园的孩子放学
后，就迫不及待地奔过来，在瓜蔓的旁
边随意地追赶蝴蝶，不少小区居民还过
来拍照，老太太也不随便倒垃圾了，而
是自觉倒进垃圾桶。这些绿叶婆娑的瓜
蔓成了小区一道别样的风景。我激动地
打电话给我当初出主意的老同事，邀他
过来观景赏月。

忽然，一天清早，我被院外巨大的
动静惊醒，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大脑，
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奔到庭院，却发现
几个民工将我种的瓜蔓连根拔除，而那
些生长在空地上的瓜蔓的叶子连同它们
的花朵，都在除草机巨大的轰鸣声中，
变成了片片碎绿和落红点点。我差点晕了
过去，忙上前责问，为什么要这么做。领
头的物业负责人振振有词地说是要整顿小
区环境，迎接区里领导的检查。我追问，
即便是检查，这些瓜蔓碍着谁了？物业负
责人说，如果被区领导发现了这些瓜蔓就
要扣分。我反问，那如果长着荒草呢？物
业负责人理直气壮地说，这空地本来就是
长荒草的嘛，长荒草是正常的，扣什么
分？我说，瓜蔓不比荒草好吗？物业负责
人说，老人家，怎么能一样呢？长了瓜蔓
就属不正常，说明我们管理不到位，就要
扣分。我脑中忽然想到那句“名言”：“宁
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我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能是无奈
地摇头。

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赶紧去找我
的降压药，然后面对这些被终止生命的
瓜蔓哀悼生命的不幸。世间万物都有
性，我相信它们虽然是花草，却也是有
思想的有灵魂的。可是，它们的生命在
野蛮者的面前一文不值。但我又不得不
原谅他们，因为，在面对批评、面对可
能受到的处罚，甚至面对失业，面对家
人的温饱时，人性的自私和愚蠢会暴露
得更多。但我难以想象的是，当同样的
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时，如果是面对其他
生命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会这样，而
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呢？想到这里，
我不禁不寒而栗。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孤
独和无助。但我还想把我的看法和即将
到来的那个区里领导当面沟通一下。于
是，我就在庭院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果然，当我的等待几乎到了极限的
时候，老伴告诉我，区领导来检查了。
我激动地站到院墙边，可是，他们的小
车驶过我的庭院，径直到了物业办公室
门口，下车后，一行人直接进了物业有
空调的办公室就再也没有出来。大概一
个小时，据邻居说，他们在物业办公室
听了一会儿汇报，吃了两片西瓜，喝了
三遍茶，抽了四根烟，呆了五十分钟后
终于出来了，但也是立即上了车子，扬
长而去。也难怪，这么热的天，他们怎
么会顶着日头出一身汗，四处巡查呢。
可是，我辛辛苦苦种的瓜蔓，一寸一寸
一枝一叶长大的瓜蔓，却再也回不来
了。它们死得可是比窦娥还冤哪！

伤 瓜 蔓
李光南

集体出征 官学明 摄


